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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咏梅

午后出去散步，遇见了它们……
冬日暖阳。是的，今年立冬后第一个好

天气，那么纯净的一片蓝天，那么温和的阵阵
阳光。我不由得长舒了一口气，感觉那些树
啊、叶啊、草啊、石头啊、湖水啊，也都是舒坦
地、静静地、懒懒地待在原地，与我同享这份
安适。

美妙的音乐。随意地打开网易音乐，随
手一点“每日推荐”，一首首舒缓的乐曲，通过
耳机传遍了我的身体，我几乎可以感觉到每
一个音符是怎样轻轻地、柔柔地拂过我的每
一条末梢神经。它们醉着我的耳朵，醉着我
的肌肤、我的骨骼、我的经络。它们怎么可以
这样美好，禁不住想要闭上眼睛沉醉其中。

可是我不能、也不忍，因为那片金黄的
银杏。是的，暖阳下的银杏叶，呈现出的就
是黄中透金的那种色彩。笔直的树干、舒展
的枝丫、精灵般的叶片，整个儿就是自然中
绝美的造型。在这个季节，叶儿们开始慢慢
地、缓缓地起舞了，在空中，随着风儿悠然地
旋转着、飘忽着。它们的舞姿是曼妙的、舞
步是随意的，完全是自然而然、坦坦荡荡、轻
轻松松的一场舞会。独舞也好，群舞也罢，
片片都在享受着欢舞的欣悦片片都在享受着欢舞的欣悦，，好像准备了春好像准备了春、、
夏夏、、秋三季秋三季，，就是为了此时的一舞就是为了此时的一舞。。有无观有无观
众众、、有无喝彩都无关紧要有无喝彩都无关紧要，，就是为了一舞就是为了一舞！！对对
树干表达依依不舍树干表达依依不舍，，对土地张开欢迎对土地张开欢迎怀抱，

她们也只是微笑以对，说声“回见”“你好”！
我站在那片银杏树下，沉浸在这场暖阳中的
舞会里，走不开了，挪不动了，好像灵魂追随
着那叶、那风、那光飞扬了，我和魂儿都是欣
然的、美好的！

怎么一下子就享有了这么多呢？可意的
音乐、可意的阳光、可意的蓝天，还有可意的
树、叶、草、石头、湖水……事实上，它们原本
就在，一直都在的啊！只是少了一份感受和
领悟吧。好像有谁在对我说：“不着急、来得
及，好好生活，慢慢遇见！”

西岸时光

走到西岸是偶然的，也是渴望已久的。
每每行驶在大道上看到路旁的岔口、延伸下
去的小路，就有深入的冲动。走近之后会遇
到什么？不可预知。我相信每个村庄都有自
己的记忆，记忆中的人和物、人和物的故事、
故事中的情感，都会是一番别样的景致，这是
让我着迷的地方。“看看去、看看去”，无数次
想象着、向往着，还是放弃了。不是恐惧，也
不怕失望或嘲讽，只是需要一个契机，而我始
终是在被动地等待那个自然、随性、不管不顾
的变道与引领。有时即便一个小小的愿望也
不大容易实现呢。因为小，因为容易，因为不
慌，所以一再忽略，一再延迟，直到失去了兴
致。人活一世，百般滋味，多是类似这样的小
味道的累积吧，真不想错过。

为什么是西岸为什么是西岸，，不是东坡不是东坡？？哪里有什么哪里有什么
确定的原因确定的原因，，只是当时只是当时，，深秋午后深秋午后、、傍晚之前傍晚之前，，
日光正好日光正好、、温度正好温度正好、、散淡的心情正好散淡的心情正好。。一个一个
闲聊的电话闲聊的电话，，一个临时的提议一个临时的提议，，一段无目的的一段无目的的
车游车游，，那就跟着西行的太阳走走吧那就跟着西行的太阳走走吧，，于是邂逅于是邂逅
了了““西岸西岸””，，正好正好。。

车窗外大片的土地车窗外大片的土地，，田垄纵横交错田垄纵横交错，，有
的翻整如新，等待播种，有的已是麦苗吐青，
开始了又一次的轮转。穿过指缝的阳光带
来了通透的视觉效果，路边的行道树也像着
了一身光晕。突然冒出一个问题：“西”，让
你想到什么？友说，在历代文人的眼里，

“西”是一个充满意境的字，西行、西征、西
嫁、西使，这些都是写入史册的壮举。那些
带有“西”字的诗歌或者地名，也浸染一种超
然物外的情感。我想到了夕阳、晚霞、余晖，
还有苍茫、荒远、寂寥，还想到了彼岸，走过
的忘川，终将到来的离别、眷恋、牵念，不可
追，常相忆。想起去年冬日跟女儿去的一个
传统古村落，云端西顶。高悬山之巅、崖之
上，最宜把盏迎风，漫看花开。这样的时光，
片刻也是永恒。作家扶风西行，想到的是

“向西，有最舒适的孤独”“面对绵延与辽阔，
孤独是最美好的享受”。 对此，每个人有每
个人的体悟。

西地、西顶或西岸，不仅仅是地理意义上
的一个去处了，苍凉、静谧、幽深，迎面相撞或
转角遇见，停留、沉浸、交融，早已是时光流转
中心之安处。

□冯彦富

我的老家在农村，家里很穷，靠干农活艰
难度日，并维持我念书直到大学毕业参加工
作。能过上今天这样的好日子，还要得益于
我家的那罐银元。

记得高三那年，全家人把希望都寄托在
我身上，指望我能考上大学，为全家争光，为
全村争光。当时的人们认为只有考上学才是
农家孩子跳出农门的唯一出路。

高考分数下来，我却名落孙山。同学们
有的自费上了大学，有的继续复读。对于我
的家庭条件来说，能维持到高中毕业就够不
容易的了，自费复读的事我根本不敢想。我
并没有羡慕别的同学，只觉得对不起为我日
夜操劳的母亲，是我辜负了她的一片苦心，每
想到这儿心里就特别难受。从学校看分数回
来，我一声没吭就下地干活去了。

当时已年迈的母亲看出了我的心事。
一天晚上，母亲举着一根闪着橘黄色亮光的
蜡烛将我带到自家的一间堆放杂物的小黑
屋内。她慢慢地转过身来对我说：“再复读
一年吧，你一定会考上的。”我惊讶地抬起
头，刚想张嘴说话，母亲便打断了我：“我知
道你想说啥。再复读一年吧，考不上咱自费
也要上。”

“自费？每年的学费可好几千块呀!”我
终于忍不住说。

母亲脸上露出了微笑。她指了指小屋西
北角的床底下说：“那地下埋着一罐银元，还
有我私下攒的5000块钱。全家谁都不知道，

连你父亲也没跟他说。足够你自费上学了
吧？”最后,她又十分严肃地对我说：“不准告
诉任何人，更不准动。不到万不得已的情况
下绝对不能用。咱把家里的那一头猪卖了，
省着点儿再供你复读一年。”

于是，我又高高兴兴地返回了学校。从
此，我暗自下定决心，要努力学习，争取考上
大学，为母亲省下这笔钱，以便她养老用。

这一年，母亲变得更老了，头发花白了，
背也驼了，落下了常年不能治愈的腰痛病。
可她特别高兴，对我充满了信心。

从此，那罐银元的事也就成了我们俩之
间的一个秘密。每次捧着优异的成绩单给母
亲看时，我总是担心地对她说：“那罐银元埋
在地下倒没事儿，可那钱还是存银行吧，既不
会腐烂或被虫咬，还能多少获得点利息。”

她总是微笑着对我说：“你别管，安心上
你的学吧！”

我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毕业
后分到了一家效益不错的单位。而就在我刚
参加工作的那一年，母亲却因腰痛病住进了
医院。面对昂贵的医疗费，伺候在母亲的床
前，我问起家里那罐银元时，她却只是淡淡地
一笑说：“哪来的银元和钱哪 ？只是想让你
安心学习罢了。”

真的，我家确实有罐“银元”，我应该感谢
它，是它给了我学习的动力，使我度过了最困
难的时期，同时也改变了我人生的路。是它
给了我生活的信心和勇气，激励着我在人生
的道路上勇敢前进……

我更应该感谢我的母亲。

广润坡的麦田广润坡的麦田（（外一首外一首））

□□洪恩洪恩

广润坡不大，几平方公里的样子

茶店坡河水静静流淌

季节铺开的辽阔，比我更苍茫

微风轻送

十万垄小麦托举初升的太阳

像绿色的海洋波涛荡漾

而我只是其中渺小的礁石

露珠睡在麦苗嫩尖上

它体内映射出的天空

是祖国百万分之一的版图，多么辽阔

哦，广润坡，我身体的另一部分

它的广袤足够我驰骋一生

如果踮起脚向前望

在五月的渡口

一定有一个弯腰的人，在感恩

初冬写意
天空辽阔，云落山冈

冬小麦伸长翠绿的手臂

在轻风中微微荡漾

两只花喜鹊叽叽喳喳

预测来年的农事

熟透的柿子挂满小院

玉米金子般熠熠生辉

压弯了午后的阳光

墙角的大肚南瓜憨态可掬

红彤彤的辣椒不忘初心

洁白的棉花袒露情怀

门前的那棵大白杨

繁华未尽，风一吹

像一场黄金雨落在故乡

□郭 震

岭叔是我的一位堂叔，乳名聚岭。说是叫
叔，其实他才比我大一个多月，但一是辈分在那
儿放着，二是从小如此，叫着亲切。

岭叔的母亲是我三奶。和岭叔的感情亲
近，首当追溯到三奶对我的恩情。娘在世的时
候，不止一次跟我说：“你小的时候娘的奶不够
吃，隔三岔五总吃你三奶的奶。别看你长得瘦，
吃人家的奶却很争强，常将你岭叔一把推到一
边自己霸着吃。你岭叔也不哭，从小就知道让
你。”我一岁多的时候生过一场大病，眼看着没
救，父亲流着泪铰了一撮狗毛塞到我的嘴里，以
防托生，准备去地里埋掉。三奶听说后不答应，
急忙抱着我，扭着小脚儿跑了五六里地，到她娘
家找先生给我看了病、用了药，我居然又活过来
了。三奶的救命之恩，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小时候常和岭叔一起玩。不幸的是，在他
三四岁时，一次玩的时候摔断了腿，先后看过几
个地方都没看好，自此岭叔就瘸了一条腿。

稍大一点，我和岭叔一块儿上学、背书，放学
后在他家写字、玩泥、摔皮皮窝窝。夏天，我们一
起下河洗澡、抓鱼；秋天，我们结伴儿去地里偷
瓜、烧红薯；快过年了，我们在他家后院扎祭灶马
儿；三十晚上，看谁家的灯笼挂得最高；初一五
更，拉着手满街跑着磕头要炮、要核桃……

日出日落，春来冬去，我和岭叔一天天长大。
1958年大办钢铁，岭叔14岁，因残疾没有

去炼钢。他住在青岗寺上读了一年多农中，回
家后为生产队看庄稼。十五六岁时，正赶上“大
伙食堂”，人和牲畜都缺吃的，队里派我们一起
去黄河滩割老草、搂豆叶，为队里的牲畜准备过

冬的饲草，来去步行40多公里，在野外的草庵
里一住就是20多天。岭叔腿脚不好，但从不愿
落后，同行的小伙伴也都争着照顾他。在滩里
割草是按重量记工分，每10分为一个工，年底
分红才合一毛多钱。他扛不动，就打成捆背着
绳子在地上拖。每次我都是把我割的草先扛回
来，再回去接他。后来队里让他当记工员，再后
来又选他当小队会计。岭叔觉得自己能为大家
办事了，心里很高兴。

1960年，队里为了照顾他，让他当了村里
的卫生员，后改为大队赤脚医生。1977年，又
送他到县里的卫校进修一年，回来在家里建立
了卫生室，担任乡村医生。前前后后，岭叔在本
村从医30多年。

岭叔一辈子没结婚。街坊邻居虽都为他操
心，托人说了媒，想让他成家，可人家一听说是
个瘸子带着个老娘，终都没成。那年有人说了
一个外地的妇女，倒是来家住了一个多月，眼看
条件成熟，女方却提出和老娘分开另过。岭叔
一听就急了：“我不能为找媳妇不要娘！”第二天
就把她送走了，从此娶媳妇的事再没提过。

岭叔把大家对他的好记在心上，一心扑在
为乡亲服务上，不管是当卫生员、赤脚医生还是
乡村医生，他都干得倾心倾情。那些年，他不但
要负责村里的卫生防疫、灭虫除害，还要背着药
箱走家串户、防病治病。村民不时感冒发烧、头
疼脑热、便秘拉肚等，他都能及时地处理妥当。
岭叔把乡亲对他的同情、照顾当作恩情来报
答。一年四季、雪天雨天、白天黑夜，只要有人
求诊，他都瘸着腿、顶着风、踏着泥，一次次走进
患者家门；遇到看不了的大病，就建议患者家人
及时往县医院转诊，从没耽误过一个病人。

实践出真知。岭叔看病方便了乡亲，乡亲帮
岭叔提高了医术。有一次，村民玉岭家的三妞头
疼，当时送医下乡的医疗队诊断为感冒发烧，吃
药打针却均不见效；请岭叔一看，用镊子一划拉
脚板，脚弓反张，典型的脑炎症状，赶紧进城。县
医院一化验，就是脑炎！好在不算晚，保住了这
闺女一条命。那年春天，村民晓山的孩子在城里
患病，县人民医院让住院治疗，他家里拿不起住
院费，回村请岭叔一看，诊断是感冒，打了一针，5
分钱，又拿几片药，服后睡了一天就好了。

由于村里的环境卫生搞得好，公社卫生院
奖过锦旗；因疟疾防疫成绩突出，他得过奖状。
岭叔把乡村从医看成他这辈子最荣光的事业，
30年里，不知他方便了多少群众、解除了多少
人的病痛，所以乡亲们都把他当成离不了的贴
心人。要不是1992年他的那条病腿发炎开刀，
在郑州住院一个多月，向村里提出培养新人接
班，可能现在他还在小村行医。

在村里，岭叔辈分高、威望也高。每遇大事
拿不定主意，大家总找他商量。他热心为乡亲
帮忙，红事招呼礼桌、贴贴喜对，白事跑路报丧、
发发孝布，像为自己家办事一样。村里的忙他
快帮遍了，老少爷们都说他好。他和老支书像
亲兄弟，有事没事就凑一块儿喝上几杯；每逢中
秋节、过大年，老支书总要差孩子去他家看他。

我家虽有兄弟姊妹五个，但都在外工作，家
里大事小情，岭叔没少操心。特别是父亲患严

重气管炎、肺气肿那些年，岭叔常年坚持每天到
家为我父亲打针。父亲病故那天夜里，是我和
岭叔为他老人家穿的衣服；19年后母亲病故，
又是岭叔跑前跑后帮助料理后事。乡风乡俗、
村规民约，都给你说得清清楚楚。对岭叔的感
激，我们嘴上不说、心里清楚。我们每逢探家，
总要为三奶和岭叔专门备一份礼物，登门看望。

2007 年村西头修家谱、2013 年村里编村
志，岭叔作为本族男性魁首和部分村史的见证
者之一，积极引领和参与，贡献颇多。

俺村地处县城近郊。2012年，因城市建设
和经济发展，俺村的土地被大面积征用，被征用
土地中的各家祖墓，须按规划统一迁入经批准
建好的公墓中。岭叔作为本族族长，率领晚辈
分两次从6个墓地将22位祖辈遗骨迁入公墓，
并一一立碑标记。其工程之大、头绪之多、协调
之重、诸事之繁杂，远不是局外人所能体会的。

岭叔是个孝子，他一生未娶，始终是娘俩相
依为命，把老母亲伺候得妥妥帖帖。三奶活了
98岁，是俺村的寿星。治丧期间，全村家家送了
街坊礼；出殡那天，虽然天冷得很，但满条街站得
都是人。三奶是我的救命恩人，遗憾的是在她病
故时我却远在南方无法赶回，急电老伴儿率孩子
们回乡奔丧，并含泪写下挽诗：“一隅偏安甫惠
东，二电叠报仙祖登。海浪伴决古稀泪，老来陡
思少年情。气如游丝双目闭，狗毛塞嘴防托生。
若无送医三祖母，哪有苦儿后长成？”

把三奶送走后，岭叔也老了。今年清明，我
和四弟回老家上坟，专门请岭叔到家吃饭。席
间小饮几杯，说起三奶后事，岭叔一时动情、老
泪长流。他虽然近有侄子照顾、远有妹妹不时
看望，但出来进去总归是孤身一人，着实令人唏

嘘！为了安慰也为了报答，我提出请他来城里
住上一段儿，他随即就答应了。

9月下旬，我和四弟把岭叔请到安阳。为了
活动方便，我和他选了一家快捷宾馆住下。当
天晚上叫来我侄子，找了个小店，4个人喝了一
瓶白酒。回到宾馆洗了澡，他兴致很高，躺在床
上说个不休，尽情回忆小时候的趣事。

在城里住的几天里，先后由我侄子、侄孙开
车，我和四弟陪着岭叔分别游览了殷墟、袁林、
中国文字博物馆、羑里城、岳飞庙、文峰塔，转了
几个公园、广场。他对民族英雄岳飞特别崇敬，
特别提出要在岳飞塑像前单独照张相，面对写
有“王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不患天下不
太平”的古碑感慨在怀。岭叔说：“老百姓为什
么拥护习近平主席？就是因为他教育现在这些
当官的、当兵的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都
要学习岳飞的爱国主义精神，保护人民安居乐
业，老百姓能不说共产党好？”

我们本来想给他点钱，他却说：“如今可不是
以前了，我现在有钱。”他忽地坐起来，掰着指头
给我算：“我是‘五保户’，国家每月给我发‘五保’
补助、养老金、残疾人补贴、征地补贴等，这还不
算那笔征地费，还有我前些年开三轮车拉脚挣的
钱、给人家看场地挣的钱。新政策下来，有些标
准还要涨，你说，我咋能花完？”他又说：“前年夏
天，我患肺结核、肠梗阻，在汲县结核病院看病花
了一万五千块钱。”我问他：“你自己拿了多少？”
他一拍大腿说：“我一分没拿，我是‘五保户’，国
家全给我报了。”那种感激、满足甚至是得意写满
了脸颊。

临走，岭叔说：“来过安阳4回，数这次来安
阳变化最大、感觉最好、印象最深，这辈子值了！”

感悟秋天感悟秋天（（外一首外一首））

□□山之枫山之枫

画笔上滴落一点画笔上滴落一点

浓重的暖色浓重的暖色

一片摇落的红一片摇落的红

在深邃无底的晴空晕发在深邃无底的晴空晕发

秋风是调色的高手秋风是调色的高手

把浓彩与秋阳勾兑把浓彩与秋阳勾兑

千山万岭便飘浮起缤纷的色系千山万岭便飘浮起缤纷的色系

秋色是纷繁杂糅的秋色是纷繁杂糅的

犹如现代大师在花布上犹如现代大师在花布上

挥洒的神奇挥洒的神奇

千百年来对秋色的感怀千百年来对秋色的感怀

似曾相识似曾相识 扑朔迷离扑朔迷离

秋天写意
把秋天装裱进相框把秋天装裱进相框

裁剪出收获与和祥裁剪出收获与和祥

何来西风凋碧的感怀何来西风凋碧的感怀

层林尽染也只是短暂过往层林尽染也只是短暂过往

让夕阳喜庆地定格让夕阳喜庆地定格

暖融融的岩体暖融融的岩体

折射出大山的激越和高亢折射出大山的激越和高亢

把秋天梳理为诗行把秋天梳理为诗行

曾经绿肥红瘦的小径曾经绿肥红瘦的小径

开始接纳摇落的金黄开始接纳摇落的金黄

广袤中刚中带柔的风广袤中刚中带柔的风

能否消抑混沌的阴霾能否消抑混沌的阴霾

还天空一片洁净的畅想还天空一片洁净的畅想

把秋天编揉成线谱把秋天编揉成线谱

秋意便在键盘上激荡秋意便在键盘上激荡

天高云爽任鸿雁南翔天高云爽任鸿雁南翔

无边的田野流溢着芬芳无边的田野流溢着芬芳

寒霜犹如铿锵的休止符寒霜犹如铿锵的休止符

停顿间溅起了菊的幽香停顿间溅起了菊的幽香

好好生活好好生活，，慢慢遇见慢慢遇见 （（外一篇外一篇））

太行秋色 □马克勤 摄

岭 叔

我家有罐银元


